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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望无垠的时光，优雅谢幕；历经万紫千红的旅行，静静到达。”
这是已故著名诗人傅天琳的诗句，也是2021年10月23日傅天琳因病去
世后，其女给母亲的挽联。

今天，我要用这句诗，献给另一位杰出女性——2023年1月2日以102岁高龄
仙逝的西南大学教授刘佩瑛。刘老不是诗人，却不乏诗情画意，她用终生的学术研
究为中国蔬菜树碑立传。作为中国魔芋产业奠基人、中国园艺学会魔芋协会终身
荣誉会长，她历经磨难却优雅一生而从容谢幕，跋涉万千乡野而静静抵达生命的丰

碑。
刘佩瑛教授享誉中外蔬菜学

界，因其魔芋研究的突出贡献和崇
高地位，有媒体曾充满敬意地称她
为“女魔头”，这是领头人、带头人
的善意比喻。

刘老在农学界有口皆碑。她
是我国魔芋研究的开创者，填补了
中国魔芋理论的空白；她发现并命
名了国际认可、全球质量认证的
“白魔芋”新种。她突破了魔芋产
业的关键技术，将魔芋开创成中国
的新兴特色产业，将魔芋这个半野
生蔬菜驯化为西南山区农民脱贫
致富的主要作物，产值达数百亿
元；她开发的魔芋精粉、“魔力魔
纤”等产品，对改善国民膳食营养
结构和美容产生了积极影响。中
国“女魔头”的雅号，当之无愧。

三
研发40年，辉煌成果“女魔头”

年轻时的刘佩瑛

虽然，刘佩瑛以魔芋研究著称于世，但鲜为人知的
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她却拯救过另一种最为常见、秋
冬时节大量上市的大白菜。得益于她的理论研究和技
术攻关，才让濒临绝迹的重庆大白菜“起死回生”，重回
市民餐桌并沿袭至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历了三年严重的“自然

灾害”时期，粮食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全国人民共克时
艰，度过一段特别艰难的岁月。笔者的父亲记得当时
有句口头禅叫“低标准、瓜菜代”，我也读过作家吴伯萧
散文中说过的“瓜菜半年粮”，意思是“粮食不够吃，得
多种蔬菜替代”。恰在这时，“屋漏偏逢连夜雨”，最为
常见和普通的大白菜却突然“病倒”了。

刘佩瑛的学生、曾任西南大学校长的王小佳教授
介绍，这里的大白菜就是重庆人说的“黄秧白”，属十字
花科云苔属作物，通常为长筒形，它是要结球的，即

“苔”。通俗地讲，那年的重庆大白菜的病症就是：未熟
而抽苔，没长成形，却先“病恹恹”的，自然也就没法食
用。这样一来，农民就干脆不种了，改种其他作物。那
时，交通不发达，没有方便的物流，不可能从外省运来，
所以，重庆的大白菜几乎绝迹于餐桌。

与此同时，华北地区的大白菜也“病”了。蔬菜
专家研究后，搞清楚了大白菜身上的病毒病、软腐
病、霜霉病3大病害的发病规律及其防治技术，但重
庆地区炎热而多湿的气候条件，与华北有很大差别，
采用相同的防治方法并没取得理想效果。那时的刘
佩瑛，由于家世和留学美国等经历，夫妻双双被打成

“右派”，甚至一度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和
“反动学术权威”。身处逆境的刘佩瑛不顾自己贫病
交加和难堪的身份，决心探索“三大病害”在川渝地
区的发展规律，从抗病品种的选育、更新换代到恰当
掌握播种期等一整套技术措施的制订，整天在蔬菜
地里，与工人一同劳动，一同收获。经过四年的试
验，刘佩瑛发现：大白菜苗期高温多湿，炭疽病发病
率达100%，而病毒病并不严重；10月中旬大白菜结
球期秋雨多时，软腐病盛发；霜霉病在各生长期均发
生，尤以11月气温下降后，阴雨多雾时严重。据
此规律，刘佩瑛提出引进抗病高产品种，适
期播种严格防蚜、高畦排水通风等综合
防病措施，效果良好。这项防病丰产试
验研究取得成功，并得以迅速推广运
用，在重庆地区绝迹的大白菜又迅
速发展起来，重新出现在农民的菜
地里和市民的餐桌上。1964年的
《中国农业科学》杂志发表了
刘佩瑛和她的课题组关
于重庆大白菜丰产栽
培的论文，为我们
记录下鲜为人知
的“拯救大白菜”
的学术行动。

二
紧急攻关，拯救重庆黄秧白

“蔬菜老了都是花”，同样是著名女诗人傅天琳
的诗句，用在刘佩瑛身上也同样贴切。因为工作原
因，笔者曾参加过刘佩瑛教授的九十大寿和百岁寿
典，老人家的弟子们像儿女一样围绕在她身旁，她身
着喜庆的红衣，满面春风，就像盛开的花朵似的。我
还曾作为工作人员，在春节、教师节、重阳节等慰问
活动中，去过刘老家。刘老的家陈设简朴，但老人精
神矍铄而干净，就像她一辈子研究的蔬菜一样，看上
去那么清爽而淡雅。傅天琳并不认识她，幂幂之中
为这位老人写了精彩的诗句。

此前，我一直不知道魔芋是要开花的。刘教授
去世后，我在她的一个弟子的朋友圈里看到了魔芋
开花。那是国家植物园的一棵巨大的魔芋盛开的
花，就像点燃的蜡烛似的，闪动着温暖的火苗，即便
在寒冷的冬天也立即觉得充盈着温暖。

我把这朵魔芋花，当做一支香烛，敬献给这位优
雅百年的女先生！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档案馆 图片由作者提供)

四
蔬菜老了，都是花

一
出身名门，优雅美丽与生俱来

刘佩瑛的故事，得从她的青少年时期讲起。
看过刘佩瑛青年时期黑白照片的人，都会惊叹：这完

全就是一个透着知性气质的大美女，即便满头银丝的百
岁之时，也那么优雅。

刘佩瑛出身书香世第与名门望族，优雅美丽与生俱
来。刘佩瑛的“瑛”，《说文解字》有解：“瑛，玉光也。”东晋
文学家庾阐名篇《涉江赋》写到：“明月晞光以夕耀，金沙
逐波而吐瑛。”父辈给她取下这样的名字，是期望她“如鸣
佩环”般，一生佩玉，逐光而行。

她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不凡家世呢？中国大地出版社
2006年4月出版的《刘佩瑛文集》第一部分《溯往》篇，刘
佩瑛自己做了清晰的交代。

1921年5月17日，刘佩瑛出生于当年成都南门纯化
街108号一座叫“儒林第”的大院子，当地人称“刘家大公
馆”。其高祖刘沅（字止唐）是19世纪初叶中国著名的经
学家、思想家，有经史著作200余卷，其事迹与学术观点
被后人编纂入《四川思想家》和《清国史馆本传》。曾祖父
刘桂云（字云坳），以殿试第六名成绩选为翰林，做过多年
监察御史，与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刘光弟（四川富顺人）
相交颇深，后被贬任广西梧州知府。其曾祖母姓黎，湖北
黄陂人，与曾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出于同宗家族。祖父
刘豫波，是清末拔贡（科举制度中选拔贡入国子监的生
员，由各省学政选拔品学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作者
注），辛亥革命后，成为教育家和书画家，成都武侯祠就有
他题写的四副楹联，还曾任教成都尊经书院、师范学堂、
成都府中学堂、成都大学、华西大学等，文史大家郭沫若、
作家李劼人等曾受教于其门下，被当时四川学界誉为“五
老七贤”之一。到了刘佩瑛父亲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
但同样是书香门第，父亲刘恒阶，毕业于清朝末年的四川
坤绅政法学堂，做过律师、县长和报馆主笔，也曾在军阀
刘文辉军部任文职秘书。她母亲何君若，祖籍云南，是清
朝封疆大吏浙江巡抚何桂清的孙女。何桂清为人正直，
曾做外交大臣，敢向皇帝直言外交变革，其事迹在《书屋》
杂志2003年10期《幽暗之门：中国的首批外交大臣们》
一文中有详细记录，文章称其为“19世纪60年代前产生
的最伟大的一位转型期外交家”。

之所以如此详细摘引刘佩瑛的家世，笔者试图说明，
刘老后来留学海外、毅然回国的那种爱国情怀，特别是在
她的同事、学生眼中，刘佩瑛“博学、优雅、正派、严谨、宽
厚、豁达、善良”等品性，正是中国好家风传承的样板。在
《刘佩瑛文集》的扉页，笔者看到了她堂弟、四川文史馆馆
员、书法家刘奇晋题写的刘家高祖刘止唐留下的家训：

“天理良心，人之所以为人。宽仁厚德，覆载所以长久。”
可以说，刘佩瑛终其一生都在遵从并践行这样的祖训与
家风，换言之，这也是一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1938年，刘佩瑛考入四川大学园艺系，自此与蔬菜
结缘。1942年，刘佩瑛本科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
任教，担任造园学、园艺产品加工学、蔬菜产品加工学的
实验教学。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虽然身处暂
时平静“安逸”的天府之国，刘佩瑛依然对祖国的前途深
感忧虑，出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绝望和自己对农业报
国理想的追求，她泪别丈夫和刚刚满月的孩子，远涉重
洋，到美国密执安州农工学院攻读蔬菜学硕士学位。两
年后的1949年，她顺利获得硕士学位。这时的国民党反
动政府早已大厦将倾，但美国的导师、同学并不看好即将
诞生的新中国，劝她留在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美国
的园艺与农学在当时有着非常好的科研发展条件。连房
东都劝她“留下来，可申请成为美国公民”。她的亲友也
建议继续留在美国……但这一切，“终因对国民政府的绝
望和对新生的共产党政权的向往，加之故土难违、故国难
别而放弃。”刘佩瑛在自传中如是说。

和新中国成立之初众多海外归来的科学赤子一样，
刘佩瑛做出了自己的正确选择——回国。1949年秋天，
成都解放前夕，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知性优雅的刘佩瑛
回到母校四川大学园艺系工作，并被聘为副教授。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刘佩瑛服从调配，调入新中国后
组建不久的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正是在这
里，一代“女魔头”开始演绎她精彩的“蔬菜江湖”。

>>

刘佩瑛（左二）在美国留学与同学合影

刘家高祖刘止唐留下的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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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刘佩瑛（左一）获受硕士学位后与中国同学在校友会门前合影。

刘佩瑛研
究的魔芋（右
图）和拯救的
大白菜

从1979年起，为了实现魔芋从野生到大面积栽培与深
加工利用的转变，发挥魔芋主成分葡甘聚糖在食品、医药保
健、轻化工开发上的独特价值，刘佩瑛几乎从零开始，专注
魔芋生物学、生理生化、栽培、育种、加工及开发利用系统研
究。她组织团队不断突破魔芋栽培、育种、产业的关键技
术，支撑了中国魔芋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刘佩瑛先后申请获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委博
士点基金、农业部、四川省等魔芋课题12项。先后获国家
授权专利20件，育成新品种8个，制定修订行业标准5个，
出版专著《魔芋学》等9部，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农业
部、四川省、重庆市等成果奖10余项。

资料显示，中国是最早开发利用魔芋的国家，但在
1985年以前，魔芋基本上处于房前屋后的野生、半野生状
态，有关魔芋的应用也一直停留在作药引子和磨浆加碱制
作魔芋豆腐食用，一直没有产业上的突破。与之相反，日本
的魔芋从中国引入，却是最早开始对魔芋工业化、自动化开
发的国家，也是魔芋产品消费最多的国家。上世80年代，
在日本考察期间，刘佩瑛等国内研究人员发现，日本魔芋实
现产业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明了魔芋精粉机。日本的这
款机器售价昂贵，国内的农民甚至企业根本无力承担。
1986年，刘佩瑛带领西南农业大学和航天工业部7317研
究所的科技人员联合攻关，研制出中国的第一台魔芋精粉
机，而造价仅为日本机器的十分之一，解决了中国魔芋产业
最重要的设备难题。国产魔芋精粉机的成功研制，实现了
魔芋加工设备国产化，让我国魔芋粉从无到有。同时，刘佩
瑛等研究人员还开发出魔芋面条和雪魔芋等20余种魔芋
食品，推进了中国魔芋完整产业链的形成。

除了研制出中国的第一台魔芋精粉机，刘佩瑛还被誉
为“中国魔芋野生驯化第一人”，这尤为值得称道。

经过数年如一日的深入研究，刘佩瑛发现、命名了
一个魔芋新种——白魔芋，并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高
度认可。白魔芋品质优良，其产品已成为国际市场
的名牌产品。自1982年起，刘佩瑛多次组织人力到
南方13个省收集魔芋资源，建起了第一个中国魔
芋试管基因库。她非常重视魔芋品种改良，选出了
万源花魔芋——中国第一个通过审定的魔芋新品
种。通过技术改良，成功解决了魔芋杂交育种的难
题，成功实现了花魔芋与白魔芋的种间杂交。

1995年，农业部正式批准在西南农业大学成
立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部级魔芋研究中心，开始全
力促进中国魔芋产业化发展，西南农业大学也因此
获得了中国魔芋学会的永久性会长单位。

魔芋研发40年，结出辉煌成果。百岁老人刘佩
瑛带出几代魔芋弟子，遍及全国。从资源发掘、品种
选育、配套栽培、加工技术与设备等方面，全国协作攻
关，实现了我国魔芋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年产值150
亿元的产业链，我国也成为全球魔芋的第一生产大国和
出口强国。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累计推广种植魔芋1600
多万亩，新增产值400多亿元，对西部大开发、

区域扶贫攻坚、精准扶贫和乡村
振兴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并持续发挥积极
作用。

蔬菜老了都是花

刘佩瑛田间地头搞科研

她优雅了一个世纪
还拯救过重庆黄秧白

中国“女魔头”刘佩瑛教授的传奇人生
□郑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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